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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探索景观规划设计领域中的生态知识（生态学语言）与生态实践（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之间

的转化关系，希望通过一套逻辑严密、步骤清晰、简单有效的转化途径推进这一学界持续讨论的问题。研究首先通

过相关综述研究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三层次研究体系，从而确立了应用基础研究在转化过程

中的桥梁地位。然后通过剖析基于岛屿生物地理学原理开展的自然保护区规划的经典方法，发现从生态学基础研

究通往生态规划设计应用的桥梁是“空间导则与空间格局”的提炼，基于此提出了 T-P-C 的转化途径。最后，通过

T-P-C 途径的指导提出了具有普适性的 5 步骤转化方法。研究希望通过这 5 步骤的转化方法，引导更多生态学基础

知识能够言之有理、行之有效地转化到具体的景观规划设计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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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knowledge (ecological 

language) and ecological practice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design language, LEPD, in abbreviation) in 

the field of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a set of logical, step-by-step, simple and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Way to advance the issue of continuing discussion in this academy.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review,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to find out the effective way to transform the ecology language 

into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design language (LEPD, in abbreviation). From a number of angles to 

examine the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t put forward a three-level LEPD system, that the middle level of the 

application of basic research is to link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y and LEPD bridge. Furthermore, through analyzing 

a classic case to study the nature of zoning based on island biogeography, it is found that the bridge from the basic 

research of ecology to planning and design is spatial principle and spatial pattern .And then, it proposed the T-P-C 

conversion path we propose a 5-step transformation method with universal. The study hopes that through this five-

step transformation method, we will guide the more basic knowledge of ecology to be rational and effective in the 

concrete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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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今天，在生态文明成为国家战略背景之下，

景观规划设计肩负着从土地与空间层面缓解人居

矛盾，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使命，“生态性”

已成为景观规划设计的首要议题。但如何将既有

的生态知识有理、有据、有效地应用于景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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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实践之中，仍处于一种千人千面、仁者

见仁的探索阶段。形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风景园林生态规划设计必须基于对生

态学概念、原理与方法的理解与掌握，否则将

失去规划设计的科学性及其基础支撑；另一

方面，对于复杂庞大的生态学体系，无法通

过简单借用其表面性的知识与方法，来真正

落地指导景观的空间与土地层面的规划设计。

换言之，生态学自身的发展形成了一套以科

学性为特点的“生态学语言”体系，包括大

量的术语、定理、公式、理论与方法等；而

景观规划设计则是基于“空间设计语言”体系，

表现为土地分区、空间布局、要素组织等规

划设计内容，二者语言形式上的异同导致了

其在具体转化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阻碍。总之，

如何从科学性主导的生态学语言转化为空间

性主导的景观规划设计语言，是必须面对的

关键性问题。

围绕生态学基础知识与景观规划设计实

践的关系，既往研究做出了如下代表性探索。

一是聚焦于两者发展的历史关系研究，其代

表是恩杜比斯（Ndubisi F）的《生态规划：历

史比较与分析》，该书将整个生态规划划分

为六大范式，并明确冠以相应的生态学称谓，

如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范式、应用人文生态

学范式、应用景观生态学范式等，明确指出

生态学发展对于生态规划（基本等同于“景

观生态规划设计”）发展的历史推动性，并

且在应用景观生态学范式中，提到“景观生

态学基础上的空间导则”（Landscape-ecology-

based spatial principles），这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参见本文第 3部分的讨论）。恩杜比斯的上

述观点被国内外很多学者认可并达成共识[1-4]。

二是聚焦于生态学原理（思想、理论等）在景

观设计中如何应用的法则研究。《风景园林设

计中有关生态学原理的初步思考》提出了若

干应用法则，如系统与整体优化、尊重场地

自然特征、利用乡土资源等原则 [5-7]。第三类

研究聚焦在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体系的建

构上，如王云才团队自 2009 年围绕景观图式

语言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已经相当完整地

建构了一套生态规划设计语言体系 [8-10]。除此

之外，很多学者在各种场合都对两者的关系

做出过不同视角的阐述[11-12]，如王志芳提出“设

计科研”体系方法来弥补传统科研（生态知识）

与设计实践（生态实践）之间的错位关系[13-15]。

均彰显出这一话题的热度、复杂度和开放度。

总体而言，虽然两者关系的探讨已经持

续了相当时间，但围绕如何找出将生态学语言

转化为景观规划设计语言的有效途径，仍未

有定论。而这正是本文研究的目标所在，即

建立一种逻辑严密（能够明确揭示生态学原

理与景观规划设计的核心关系）、步骤清晰

（有一套明确的、程式化的操作步骤可依循）、

简单有效（能够保证该途径容易理解、便于

操作并能够有效达到生态目标）的转化途径。

2  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体系：从生态学

基本原理到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实践的

3 个层次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学科自 19 世纪中叶出

现之日，就以协调人与万物的关系为终极目

标，其核心工作是从土地与空间层面协调人

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形成了

生态性、社会性和艺术性这三大基本特性。

有关景观规划设计“生态性”的相关研究，

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国际上

称为Landscape Planning（以下简称“LP”），

中文称为“景观规划”，它是景观规划设计

重要的研究领域。也有学者为了突出该名称

中的“生态性”及“规划与设计”，将其称

为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Design（以

下简称“LEPD”），对应中文“景观生态规

划设计”。本研究认同 LEPD 这个概念，并

在该概念基础上进行了如下探索与推进。

通过研究 LEPD 与生态学发展之关系，会

发现生态学及生态思想的发展对于推动 LEPD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19 世纪 60 年代，奥

姆斯特德（F. L. Olmsted）首次提出“景观设

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概念，同一

时期郝克尔正式提出“生态学”（Ecology）

的概念，随后数十年 LP 概念在哈佛大学渐渐

形成，生态学观念也渐渐介入到LP的发展中。

20 世纪 60 年代，在《设计结合自然》中，麦

克哈格（Lan McHarg）明确提出“地域生态规

划”（regional ecological planning）的概念 [2]，

明确提出将生物生态学的适应性原理应用到

LP 中来，开启了 LP 的生态维度，使生态学主

导的 LEPD 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80 年代之

后，迎来了景观生态学的蓬勃发展时期，福尔

曼（Richard T.T. Forman）在《景观生态学》中

明确提出格局—过程原理，提出了“斑块—廊

道—基质”的空间模式，有力推动了 LEPD 在

宏观尺度及空间语言方面的发展。1990 年至

今，在人类生态学、全球生态学的推动下，纳

维（Zev Naveh）提出了整体人类系统概念（Total 

Human Ecosystem），使 LEPD 进入了全球尺

度上、人与自然高度整体化的发展时期 [16]。

通过 150 多年来两者关系的分析，我们认为

LEPD 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生态学的发展推动。

研究 LEPD 业已形成的理论内涵及实践

体系，发现生态学与 LEPD 的体系密不可分。

首先，对于 LEPD 的内涵研究，综合国内外

学者对于 LEPD 内涵的描述，他们从各自角

度强调了 LEPD 是建立在各种生态学原理之

上的（图 1），换言之生态学原理是 LEPD 的

基础理论支撑。其次，从 LEPD 的应用或实

践外延来看，目前 LEPD 具备多尺度、多类型、

多领域的特点。如在尺度方面，从大尺度空间

的国土、流域、区域土地利用到中等尺度的旅

游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及城市市域

1 国内外学者对景观生态规划设计概念的描述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ncept of LEP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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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再到小尺度的城市公园、居住区、街

区以及更小尺度的场地设计等领域均有涉及。

这些 LEPD 的实践领域反映出人类社会对于

LEPD 专业方向的本质需求，是 LEPD 应用研

究的最终实践落地的指向。从上述两方面看，

生态学是 LEPD 的基础支撑，而 LEPD 是生

态学的应用发展。

综合以上分析及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 [17]，

我们可以从更大范围、更具前瞻性的视野中

得到 LEPD 的研究体系，形成基础理论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和实践应用研究3个层次（图2）。

在体系的最底端，LEPD 的基础理论研究部分

涉及了多个基础学科领域及其基本原理，主

要包含以生态学、地理学、环境学为代表的

自然科学基本原理，这些原理能够帮助 LEPD

从本质上认识多种生态、地理等自然现象、揭

示普遍性的自然规律 , 使得 LEPD 具有一个坚

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在体系的最顶端，LEPD

的实践应用研究则是面向社会的各种生态问

题与实践需要开展的，是对于多个实践尺度、

类型及领域的项目开展的具体规划设计手法

与实践操作程序，能够展现出风景园林生态

规划设计这一交叉学科的巨大涵盖面和无限

发展潜力。

LEPD 的基础理论研究是由多个学科理论

共同构成的，包含了各学科的基本原理及其相

互交叉融合形成的相关原理知识。而这些原

理知识需要和具体的空间营造方法与技术相

结合，才具备转化为 LEPD 自身可操纵的实

际项目进行应用指导及落地的可能性，这一

结合过程产生的相关理论、技术、方法都可

称之为 LEPD 应用基础研究。因此，LEPD 应

用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建立在基础理论之上的，

面向空间规划设计的各种应用性理论、方法

与技术研究，我们将其简称为生态设计原理、

地理设计原理及环境设计原理。由于这些空间

设计原理是面向实践应用而开展的，通常体现

为生态规划设计中所使用的各种模型、方法、

流程、步骤，以及能够被空间化转换的策略、

导则、格局、模式、手法与语汇。在 LEPD

体系中，应用基础研究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

与实践应用研究的桥梁，也正是它扮演着将

生态学语言转化为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空间语

言的重要中间角色，它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原理的真正内涵所指。

3  空间导则与空间格局作为过渡概

念：一个跨越生态学语言到达景观生

态规划设计空间语言的经典方法
上述研究表明，要想将基础理论转化为

实践应用，即将生态学语言转化为风景园林

的空间语言，必须要通过应用基础研究这一

重要桥梁，恩杜比斯将这一桥梁理解为从原

理到实践之间的“过渡性概念”。在既往研

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过渡性概念是戴蒙德根

据岛屿生物地理学推导出的六类“空间导则”

（spatial principles），该导则后来被称为“戴

蒙德导则”（Diamond Principe）[18]（图 3）。

而后，福尔曼的集聚间有离析原理以及类似

的物种栖息地修复、栖息地网络规划与绿道

建设等导则或模式也被相继提出，这些导则

被统称为景观生态学基础上的空间导则。在

景观生态规划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景观格局

与过程在不同时空尺度下具有复杂的相互作

用关系，生态规划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开展

实证研究来确证这些导则与原理之间的关

系，因而必须依赖于景观生态学研究和保护

生物学等的学科知识。景观生态学者们用清

晰的空间原理与导则来表达学科知识，以促

进可持续景观空间布局的创造，因而如“戴

蒙德导则”等一系列的空间导则或模式在历

史的长河中被大量地记录下来。因此，要想

使 LEPD 的理论基础顺利转化为实践应用，

就必须对这些应用基础研究层次中的过渡性

概念进行深入地挖掘与研究，并通过它联通

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才能使生态学语言顺

利转化为风景园林的空间语言。以下我们将

深入剖析基于岛屿生物地理学原理开展自然

保护区规划的经典案例，从中得到提炼“空

间导则与空间格局”的逻辑方法。

3.1  岛屿生物地理学的基础原理：物种—

面积理论和均衡理论

岛屿，为发展和检验自然选择、物种形

2

2 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三大层次研究体系

Three levels of LEPD research system

3 戴蒙德六大空间导则

Six principles of sapce form Diamo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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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迁入率为定值时，面积越大，灭绝率越低，

物种丰度就越高 [20]。

综上，通过对原理机制的解析，我们可以

列出原理揭示的“生态学现象”及其“变量关

系”：S=f（X），（S为 species，即代表岛屿

上的物种数量，X为影响 S的各种因素），得

出的物种多样性与斑块特征的函数关系如下：

S=f（+ 生境多样性，+/- 干扰，+ 面积，

+ 年龄，+ 基质异质性，- 隔离，- 边界不连

续性）[21]

从该关系式中，我们进一步仅提取与

空间有关的内容，则可以得到如下保护区的

生物物种多样性和空间特征的函数关系： 

S=f（+ 面积，- 隔离，+/- 形状，其他）。

该函数式清晰地揭示出了影响岛屿物种丰富

度的各类空间因素主要是面积大小、隔离程

度、岛屿形状以及其他因素。随着岛屿生物

地理学的发展，“岛屿”概念被扩展到各个

孤立的地理景观之中，为大量空间规划实践

提供了理论指导。

3.2  生物地理学基础上的空间应用导则：

自然保护区规划设计的六大导则

自然保护区作为一种特殊功能的地理景

观，也被认为是类似于水体岛屿的“陆地生境

岛”。根据上述函数关系，戴蒙德于 1975 年

提出了一组自然保护区设计的几何模型，即

“戴蒙德导则”（图 3），我们将该导则视为

重要的过渡性概念。根据该导则，自然保护

区规划设计的六大导则应运而生（表 1），其

中包括面积相关导则（导则 1、2），隔离相

关导则（导则3~5）及形状相关导则（导则6）。

3.3  空间导则的实践应用研究：2 种保护

区典型空间模式及其应用案例

通过对上述六大导则关系模型的情境化，

在具体案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 2 种基

于自然保护区规划设计的“典型空间模式”，

即保护区圈层模式和保护区网模式（表 2），

保护区圈层模式是依据 1971 年联合国“人和

生物圈计划”的生物圈保护区思想而提出，该

模式认为一个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区应分别

成及演化以及生物地理学领域的多个理论假

设，提供了重要的天然实验室。伴随着 19 世

纪达尔文时代生物地理学的蓬勃发展，岛屿

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岛屿生

物地理学这门独立学科的核心问题是寻找影

响孤立自然群落中物种丰富的各种因素。1921

年，Archenius和Gleason提出了“物种—面积”

关系理论模型：S=CAZ（S—物种丰富度；

A—面积；C—物种丰富密度；Z—参数，

一般为 0.18~0.35）（图 4）。

然而，物种—面积理论只是一种经验统计

关系，在其应用中很多时候与观察到的情况不

符。1967年，MacArthur和 Wilson提出了著名

的“均衡理论”，首次从动态方面定量阐述了

物种丰富度与面积及隔离程度之间的关系[19]，

认为岛屿物种丰富度取决于物种的迁入率和

灭绝率，而迁入率和灭绝率与岛屿的面积和

隔离程度有关。由此提出了距离效应和面积

效应（图 5），即灭绝率为定值时，岛屿与大

陆的距离越近，迁入率越高，物种丰度就越

4 “物种—面积”理论模型

   The model of species-area theory                     

5 动态均衡理论的图示模型

The graphical model of dynamic equilibrium theory

5-1 距离效应

Distance effect

5-2 面积效应

Area effect

表 1  自然保护区规划设计的六大导则

Tab.1  Six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nature reserve planning and design

导则 图解 原理说明

导则 1：大

大保护区通常比小保护区好

大保护区物种迁入率和灭绝率平衡时，拥有物

种较多；灭绝率低

导则 2：集中

一个单独的大保护区通常优

于同等面积的几个小保护区

大保护区物种存活率高，小保护区存活率低，

大保护区比几个小保护区拥有更多的物种

导则 3：距离近

距离比较近的几个保护区通

常优于距离较远的保护区

保护区尽可能靠近 , 可增加保护区物种的迁入

速率，降低物种灭绝概率

导则 4：等距排列

等距排列的几个保护区通常

优于线性保护区

每一个保护区的动物可以在保护区之间迁徙和

再定居，线性排列的保护区，位于两端的保护

区相隔距离较远，减少了物种再定居的可能性

导则 5：廊道连接

有廊道连接的保护区通常优

于独立分布的保护区

物种可以在保护区之间扩散，而不需要越过不

适宜的栖息地之“海”，从而增加物种存活的

机会

导则 6：圆形

圆形的保护区通常优于瘦长

形的保护区

圆形保护区可以缩短保护区内物种扩散距离，

如果保护区太长，当保护区局部发生种群绝灭

时，物种从中间区域向边缘区域扩散的速率会

变低，无法阻止类似于半岛效应的局部灭绝

4

S=CAZ

面积

种
群

数
量

5

5-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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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3个不同内容的片

区组成。核心区指因具备重要或潜在生物栖息

地条件而划定的区域，该区域内生物群落与

生态系统应受到最高等级的保护，通过禁止

一切与保护无关的开发、建设等人类活动降

低对区域的干扰，从而为生物提供优质生境；

缓冲区指围绕核心区周边建设的协调性区域，

该区域应在环境要素上与核心区具备一定的

一致性，同时可以适度开展部分不具破坏性

的人类活动；实验区则是在缓冲区环境要素

一致性基础上的另一次开放，它的目的在于

保证整体规划区域一致性并适度满足了一定

人类需求，因此该区域允许进行一定的游憩、

建设乃至经济活动 [22]。该模式合理运用了保

护区六大导则中的导则 1、导则 2 和导则 6，

体现了“又大又圆又集中”的空间特征。

保护区圈层模式应用的典型案例为哈尔

滨群力湿地公园，该项目的设计目标之一是要

最大程度地保护场地内部原生天然湿地。具

体策略表现为借鉴自然保护区圈层模式，将

天然湿地作为“核心区”，面积尽可能最大化，

边界尽可能接近圆形，内部尽可能完整且无人

工干扰。此外，在核心区外建立了环形缓冲区

（人工湿地），达到对外界不良干扰进行屏蔽，

对场地内部原生湿地起到保护和过渡作用。

“保护区圈层模式”的诞生对自然保

护区规划设计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但与此

同时随着实践的深入，研究也发现了一些缺

陷。在进行空间格局与生态过程的对应分析

时，我们发现动物的迁徙与扩散并不会完全

按照保护区圈层模式。这是由于人们在保护、

保育规划中通常只简单地划定保护区的基本

范围，却很少涉及能够促进多生境之间生物

沟通的生境廊道，从而导致很多规划设计难

以有效阻止种群减少和生物多样性降低的趋

势。为应对此类问题，“保护区网模式”应

运而生，该模式是在汲取圈层模式优点的基

础上，着重于破碎生境的重新连接，认为通

过生境走廊可将保护区之间或与其他隔离生

境相连，最终将不同区域的保护区连接构成

保护区网。

石花洞风景名胜区景观生态规划则运用

了保护区网模式构建了保护性的安全生境网

络和节点，从而对多个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维

护与提升提供了良好条件，这其中包括对重

点栖息地进行保护；多栖息地之间利用生境

廊道连接；运用缓冲带营造多生境的隔离格

局并减小人类活动对生物及生境的干扰。而

其中的核心正是生境廊道的建立，它将重点

保护的栖息地连接起来形成多生境网络，削

弱景观破碎化对野生动物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起到改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作用（表 2）。

4  从生态学语言转向景观生态规划设

计语言：T-P-C 途径指导下的 5 步骤

方法
通过剖析基于岛屿生物地理学原理开展

自然保护区规划的过程，特别是对上文推导

过程的总结与提炼，笔者团队详细梳理了生

表 2  2 种典型空间模式及其案例应用

Tab. 2  2 typical spatial patterns and their application cases

保护区圈层模式 保护区网模式

典

型

空

间

模

式

图

示

对

应

设

计

导

则

 面积大                           集中                          圆形

       

面积大                  集中                 圆形                   廊道连接

案

例

图

示

实验区

核心区

缓冲区

生境走廊

实验区

缓冲带

核心区

边界

态学的基础理论体系，最终筛选提炼出 24 条

可以被规划设计空间化的生态学基本原理，

这些原理涵盖了从个体、种群、群落、生态

系统、景观、区域、全球这 7 个层次的生态

学体系，并按照上述逻辑进行了成功推导。

综上所有总结与提炼工作，本研究提出了从

生态学语言转向风景园林设计语言的 T-P-C

途径，即从 Theory（生态学原理）推导得

到 Pattern（基于生态原理的设计空间导则与

空间格局），并最终通过 Case（有效实践案

例）进行应用检验与修正。T-P-C 途径能够将

LEPD 的 3 个层次的研究内容完整体现，但仍

然需要一套逻辑严密的、程式化的操作步骤

与方法来实现。故笔者提出了如下一套 5 步

骤转化方法（表3），具体步骤详解可见于《图

解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原理》04 讲 [23]。

＋ ＋ ＋ ＋ ＋

核心区

缓冲区

实验区

核心区

缓冲区

实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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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普适性。

二是质疑该途径的逻辑范式，即认为

T-P-C 策略是基于生态学原理推导而来，本质

上是一种生态学学科视角主导下的“生态学

本体范式”，而景观规划设计目前更需要的

是找到基于学科自身特点的设计语言体系，

即立足于风景园林学自己独特的学科领域、

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及研究方法之上的“风

景园林本体范式”研究。笔者从两方面来回

应上述质疑。首先，从自我辩护的角度来讲，

笔者认为风景园林学科（或至少是景观规划

设计）总体上是一门面向实践的应用性学科，

这决定了它必须建立在很多能够提供基础理

论的学科之上，其本身很难直接产出基础性

的研究成果，因此景观规划设计无法割舍与

生态学等学科的“基础与应用”的角色对应

关系。换言之，无论是追溯历史、驻足当下

或放眼未来的学科形势，风景园林可能永远

无法摆脱自身的应用学科性质；无论是解决

实践问题还是发展自身学科知识体系，风景

园林都不可能离开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的指导。

其次，从风景园林学科独立发展的诉求来看，

笔者承认我们的确需要认真思考“风景园林需

要怎样的生态学”这一关键问题。风景园林

的生态性不能被动地等待生态学的发展来推

动，不能完全依附于生态学应用研究的发展，

而应该在“拿来主义”的基础上，通过自身

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检验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

找到来自自身的语言，建构属于景观生态规划

设计特有的空间语言体系，实现从生态学语言

向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的根本转化，而本

研究所提出的生态学基础之上的“空间导则”

与“空间模式”，正是属于景观规划设计自

己的句。

注释：

①图 1、2、6 由费凡自绘，图 3、4 来源于参考文献

[23]，图5根据Brown J H, Gibson A C. Biogeography[M]. 

London: The C.V. Mosby Company, 1983. 改绘。

②表 1 根据“俞孔坚 . 与水涝共生—哈尔滨群力国家城

市湿地公园[J]. 广西城镇建设, 2013（10）：74-80. ”与“俞

孔坚, 黄刚, 李迪华,等. 景观网络的构建与组织—石花

洞风景名胜区景观生态规划探讨[J]. 城市规划学刊, 2005

（3）：80-85. ”中的资料改绘；表 2为作者自绘。

5  结语：构建属于景观生态规划设计

特有的空间语言
围绕如何找出将生态学语言转化为景观

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的有效途径，较之既往研

究，T-P-C 途径指导下的 5 步骤方法能够达到

逻辑严密、步骤清晰、简单有效这 3条标准，

因而是较为成功的路径。但在与同行的交流

过程中，也听到对于该途径的不同声音。

一是质疑该途径的普适性，即对于生态

学的众多且复杂的原理，T-P-C 途径是否都可

以适用。对于该问题，笔者团队通过近 6 年

的工作，详细梳理了生态学的基础理论体系，

最终筛选提炼出 24 条可以被设计空间化的生

态学基本原理，这些原理涵盖了从个体、种群、

群落、生态系统、景观、区域、全球等全部 7

个层次的生态学体系，其成果集中体现在《图

解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原理》一书中，该书已

于 2017 年 11月出版，证明 T-P-C 途径具有广

表 3  T-P-C 途径指导下的 5 步骤方法

Tab. 3  The 5-step metho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P-C approach

对应 T-P-C 步骤 举例

THEORY

第 1 步：生态学原理选择与机

制解析

依据公认性、空间化、实践论

证原则对原理进行选择，并对

其要点进行逐条归纳解析

原理选择：岛屿生物地理学

机制解析：岛屿生物地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寻找影响孤立自然群落中物

种丰度的各种因素

第 2 步：建立关系模型

依据原理机制解析生态变量与

空间变量的关系模型 E=f（P）

物种—面积理论：

S=CAZ（S—物种丰度；A—面积；C—物种分布密度；Z—参数；

一般为 0.18 ～ 0.35）

均衡理论：

S=f（+ 生境多样性，+/- 干扰，+ 面积，+ 年龄，+ 基质异质性，- 隔离，

- 边界不连续性）

S=f（+ 面积，- 隔离，+/- 形状，其他）

PATTERN

第 3 步：提出典型或最优模式

通过对 E=f（P）的情境化，通

过图示讨论集合 P 中每个变量

对 E 的影响情况，列出多组空

间设计导则并叠加整合典型 /

最优模式图解

第 4 步：模式与过程对应分析

通过对典型 / 最优模式所呈现

的要素内部与要素之间的多种

动态过程分析，探讨满意模式

要点
我们会发现，动物扩散不会完全按照保护区圈层模式，它们可能会从一

个保护区圈层跑到另一个

CASE

第 5 步：修正与确定

根据第 4 步的分析结果，带入

若干典型案例，将理论推导的

格局模式进行修正重组，得到

最终格局模式并命名描述
生态廊道将保护区圈层之间连接起来，便于物种迁移与能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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